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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塔拉与山狮
故事 2: 第 3 集

随着他们的临近，暗淡的光变成了跃动的篝火，火花和火光投射向了所有方

向，照亮了目光所及的一切。如果说火焰能够舞蹈，那就是这样的火焰——几

乎与人同高。

男子转过身来，朝向百码之外的同伴。“我先去通知他们，我们带来了一位

客人。我不想有任何意外。我们的族人从没见过外人出现在这里……”他停顿了

一下，“……从未发生过。最好是先通知他们，确保他们知道你为何来这儿。”

“我从未意欲侵扰。”访客微微鞠躬道。

“他们会理解的。”男子说道。“只是走个程序。我会给你信号，告诉你可

以接近了。”

“这些是你的族人吗？”访客低声地向身前驾驭骆驼的女子问道。

“他们是亲戚。我们有共同的祖先。一百年前，我们分成了 2 支，主要是因

为我们的领地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，随着各自的扩张，我们变得越发独立。偶尔，

节日会将我们团聚在一起，但一年几次的团聚并不足以保持我们......的完全信

任。”

“嗯……”访客喃喃道。“你们敬爱的导师，西塔拉，属于这个部落而非你

们部落，技术上讲是这样吧？”她的话语更像陈述而非问题。“为什么你们需要

扩大领地？”

“实际上是为了柴火。我们需要深入高地，收集柴火用于做饭和取暖。”

“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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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注视着男子接近营地，两个男人提着步枪走了出来。距离太远，无法听

到他们的对话，但其语气只能被形容为：例行公事。没有友好的大笑。

不久之后，男子回转身，驾着骆驼小跑回来。当靠得足够近时，他拉紧缰绳，

停下来。“他们想见你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一起去吗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不。”男子摇了摇头。“他们只想见你，只是你。”

“理由是什么？”

“他们非常严密地保护着他们的老师，甚至不想让陌生人知道西塔拉的存

在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一个秘密。对我们而言……并不那么是。”他微笑着从驼

背上滑下，指挥它跪在地上。“你可以骑我的骆驼。”

“我从未独自骑过骆驼。”

“‘琥珀’认识路。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着……安静地。余下的就交给她。”

“是的，我懂了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只是告诉你，以便你知道我的经验水平

是零。”

“我猜也是这样。”男子窃笑道。

访客滑下了自己的骆驼，爬到‘琥珀’背上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

来到近处，访客注意到三个人正等候着接待自己。当距离二十米时，他们停

止了彼此间的谈话，肃穆而立。这些人的穿着也跟她的旅伴不太一样。走到他们

跟前，‘琥珀’微微抖了抖肩头，发出轻柔的咕噜声。访客松开了缰绳，接待者

的其中一个男人抓过缰绳，牵引‘琥珀’跪到地上，方便访客滑下驼背，落脚到

台阶上，那是岩石和压实的沙土混合而成的。

一个戴着兜帽的高个女人走上前来。“我是西塔拉。要见我的就是你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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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张开双臂说道。“在这里？在这深漠星空之下？”

访客回头望向身后。“应我新朋友的邀请，我来到了这里。”

“他们说你是一位动物交谈者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是，不过，我们抓到了一只山狮，他却对我一言不发。你愿意跟他聊

聊吗.......至少试试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，西塔拉微微鞠躬，露出浅浅的微笑。

“好，跟我来。”西塔拉说着大步走开，如同一个肩负使命的人。

“你们怎么抓到他的？”访客小跑着追上她，问道。

“他掉进了我们挖的陷阱，被我们用厚网罩住。他跑不出来，所以不用担心。”

“他安全吗？”

“山狮吗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是的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安全。”看上去西塔拉异常惊讶于访客的问题。

这么默默地走了一段，两个女人仿佛身在各自的世界里，但又试图找到一条

道路通向对方。

“我从未见到别的动物交谈者。”西塔拉说道。“拥有共同点是件好事，因

为现在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信任彼此。”

“你觉得山狮为什么不肯跟你交谈？”

“或许是因为，这头山狮明白，如果他们来抢夺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会杀死他

们。”西塔拉答道。

“他们抢夺了你们的食物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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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认为我们在他未遂前就抓住了他。”

这个营地比访客预想的大得多。大型帐篷四散在每个方向。

“你们这儿有多少人？”

“这里，这个营地，嗯，大约 120 人，具体则取决于季节。”

“水和食物，从哪里来？”

“在这片沙漠，食物和水足够养活我们族人，但没有多余的，”她点着头以

示强调。“不过，如果你真是动物交谈者，我们会非常开心地欢迎你的加入。”

“你是说留下？”

“只要你愿意，”西塔拉说道。

“嗯……”

她们继续前行，西塔拉始终领先一米，带路走向山狮陷阱。“到达那里后，

你想让我对山狮说些什么？”

“告诉他，我们的食物不是他的食物。如果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将

别无选择，只能杀死他。”

访客震惊地盯着这位新款待者。“你一位动物交谈者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

话？”

“我将我的族人视为最优先项。山狮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当食物供给如此

紧张，我无法兼顾双方。”

“那山狮又应该吃什么？”

一声低吼从远处传来。她们很接近了。

“兔子、老鼠、鹿、鸟，他们有丰富的食物。不过比起山羊，那些更难捕捉。

鹿会容易捕捉些，但它们提供的肉质和数量都不及山羊。”西塔拉停下来，转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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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客。“山羊是一顿盛宴，兔子只是一顿便餐。捕捉兔子耗费的能量只有通过消

化兔子来补充。我们的山羊则是更方便的猎物，会提供 1 到 2 周的能量。这就

是区别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两个男人手持步枪，坐在陷阱旁，看到女人们走近，齐身站了起来。

“告诉他离开我们的领地，否则我们将射杀他。”

“我不会这么说。”

西塔拉再次停步转身，双手叉腰说道。“那你打算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会问些问题，然后看看他的回答会引发我说些什么。”

“是的，好吧，但请记住，山狮能在短短几秒钟内杀死一个人类。他们不该

被视同人类对待。它们是凶残的杀手，因为生存要求它们如此。所以，我们别无

选择，只能将它们视为敌人和竞争者。即便我不想杀死它们，我部落中也有一百

个人宁愿他们灭绝，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食物供给的缩减，也不必担心我们的孩

子离开营地太远。”她顿了顿，虚起眼睛看向访客。“对我们来说，这可不是一

种抽象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访客点了点头。“这是你们的世界，而我只是客人。你在要求我帮助，即便

身在你们的世界，当你寻求我的帮助，我依然有义务遵从我的良心，我的道德感。

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我理解你面临的两难，”西塔拉说道，“而你甚至还没跟我们好斗

的山狮聊聊。”她窃笑着前行了几步，来到陷阱坑口前。

陷阱上覆盖着一张手工编织的粗绳网。坑口往下几英尺处的坑壁上插着一些

木棍，削尖的头部指向下方，这使得攀爬坑壁即便不致命，也非常危险。阱坑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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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四米，访客能够看到有什么正在下面来回踱着步，光线太暗，只能看到一团蒸

汽般的影子，翻滚着如同愤怒的云。

访客看向西塔拉。“我需要你和警卫们离开。”

“不，”西塔拉说道。“我会留在这里。”她看向警卫，无声地点了点头。

他们就离开了。

西塔拉坐到地上，一动不动如同固定的物件。

“你比我想象的更为年轻，”访客说道。

“好吧，我会把这当作夸奖。”

“我在和山狮说话……”访客似笑非笑地说道。

“啊，幽默感，我很欣赏。我的族人是非常严肃的人。在沙漠中生存，他们

不得不如此。幽默并非我们的强项。所以你必须原谅我，因为我缺少训练。”

“我还以为，作为老师，你的族人会崇敬你？但听起来你对他们几乎未产生

影响。”访客评论道。

西塔拉想说些什么，但被突如其来的声响打断了，那是山狮突然爆发出的一

声强有力的吼声。阱坑消化了大部分声音，但依然足够洪亮，足以证明下方的“影

子”不止是个实体，还非常强大，十分可能还异常地愤怒。

“我要开始了，”访客说道。“请闭上双眼，为着全体相关方，想象一个和

平解决方案。当我说‘全体’时，我指的真的是‘全体’。”

西塔拉抬头看了看依然站立着的访客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低下了头。访客向阱

坑的远端走去，坑口约莫三米宽，略呈圆形，看上去如同瞳孔，向上凝望着天空。

访客弯下腰，捡起一个奶油色的物件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西塔拉睁开眼睛。“某种动物的骨头。我们挖掘阱坑时发现了它们。我们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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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将它们留在坑口边——无论发现了什么。”

“这是山狮的。”

西塔拉微笑道。“啊，你还会看骨头……”

访客沉默了一会儿，看上去正在调频进什么，同时，她围着阱坑绕行起来，

走得非常缓慢，如履如临。“你是一头山狮，被困在沙漠中的陷阱里。我是一个

人类，刚刚来到沙漠。我深深地敬重你。我希望视你为朋友，也成为你的朋友，

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们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。我在这里是代表困住你的人们来提供

帮助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他们的走卒，”山狮开口道，但只有访客能够听见。

“为什么你会来这里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这些人杀死了我的伴侣。就在这里，这个囚禁我的坑里。”山狮抬起头来。

“你现在正握着她的锁骨，”他的声音在微微地颤抖。

访客将手中的骨头握得更紧。

“我来这儿是哀悼她，而非报复，也不是为了食物。”山狮说道，他的声音

由冰融化成了水。“我还未准备好离开这个地方，而且我知道，我的复仇只会导

致我的死亡。”

“他们害怕你会夺走他们的食物。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食物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数量太多。”

“不，那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刚好就该这么多。他们只是必须对彼此负责，保

护食物和饮水。他们就和你一样，是智能的存在。”

“我不是来偷取他们食物的。”山狮继续踱着步，偶尔抬起头瞥上一眼访客。

“你的伴侣什么时候死去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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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回答，自从他们杀死她，大概过去 5 次满月了。”

“而你依然在哀痛？”

“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山狮终于停住脚步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想要他们做些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嗯，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……放我走。”

访客转向身后。“你能看到我的手臂吗？你能看到它指向的方向吗？”

山狮向后退行，直至触到坑壁。“是的，我能看到。”

“我指向的地方，步行大约五个小时路程。那里有一头母狮，住在一片突岩

上。她也失去了伴侣，不过，不同于你，她并不清楚原因。”

"嗯......"

"如果我放你离开，你可以去往那里，并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吗?"

"我很乐意去那里。"

"......并且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？"访客重复道，语气略显阴沉。

"永远是很长的时间，"山狮含糊地答道。

"既不短也不长。它意味着‘绝对’。"访客说道。

"好吧，我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，但我一定会尽我全部的努力避开这个地方。

事实证明，这里对我的身体和情感安康都是可怕的。

访客保持着沉默。

狮子又站起身来，踱起了步子。"所以，你又怎么知道，一头母狮住在距离

五小时路程的地方......还是那个具体的方位？"

"我和她聊过天，就像现在跟你这样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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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多久之前？"

"大约 6 小时前。”

"嗯，好吧，我同意你提出的‘绝对’，但这些人类必须远离你提到的那个

区域。协议必须是相互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出现任何变故而造成麻烦。如果他们

的牧羊人进入我的听力范围，那么‘绝对’将不再被遵守。这是带有条件的相互

间的‘绝对’。但我认为你无法代替这些人类表态。对吗？"

"你的要求看上去很公平。让我问问他们的一位领 导 人。我很快就回来。"

"我会......等待...... "狮子哀伤地说道，在黑洞洞的深坑地面趴下身来。

访客睁开双眼。她的位置几乎就在西塔拉的正对面。她清了清嗓子。"西塔

拉？"

西塔拉掀开眼帘，看进访客的眼睛里。

"我已经谈成了一个协议，"访客说。

"好极了。那么告诉我，什么协议？" 西塔拉问道。

"狮子会离开，并永远不再回来。"

"他会去哪儿？

"去那个方向，骑骆驼需要 5 个小时——"

"‘突岩地’......" 西塔拉说道。

访客点了点头。

"我们对那个地方怀有巨大的崇敬。"

"为什么？

"那是我们的圣地之一。那里一些岩石的形态看起来就像人类。自时间之始，

我们族人就一直在拜访那里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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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他要求协议是相互尊重的。如果他撤退到‘突岩地’， 他认为你们也应该

永远不冒险前往那里。这样，就不会再出现任何的变故。

西塔拉长叹了一声。"我无法替代我的族人表态，但我认为这些是不可接受

的条款。我很抱歉。"

"怎样才能让这些条款变得可接受？"访客问。

"它需要允许我们拜访，或许是在特定时间，例如，我们族人能够在月圆夜

去拜访。

"那牧羊人呢？

"那里不是放牧绵羊或山羊的地方。我们会同意永远不在那个区域放牧。"

访客闭上眼睛，竖起食指。"稍等......"

"我回来了，"访客对狮子道。"那个地点是这些人的圣地。他们不会放弃访

问该地区的权利"。

“那我们就陷入了僵局。”山狮的声音遥远得如同一个绝望的人。“也许，

如果他们将拜访集中在特定时间……比如……”

“月圆周期？”访客插话道。

“是的，那可能行得通。”

“而且不放牧。”山狮突然补充道。“牧羊人和羊群必须待在我们的听觉范

围之外。”

“明白。”访客点点头。“我马上回来。”

访客睁开眼睛，发现西塔拉正站在自己身旁，低头望着山狮。“我们达成协

议了吗？我能得到你的保证，现在就释放他吗？”

“他同意我们在满月期间访问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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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的。”

西塔拉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看上去是对下方的山狮说道。“我保证。”

访客再次闭上眼睛。“我们达成协议了，我的朋友。我们将释放你，请保持

耐心。”

“你们现在就释放我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，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将你从坑里弄出来。保持耐心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访客睁开眼睛。“我们应该把警卫叫回来吗？”

“这取决于你想要多快让他自由？”

“尽我们所能的快。”

西塔拉立刻趴到地上，十分费力地扭动起一根伸出坑壁的锐利木棍，山狮在

下方注视着，知道她正在做什么。访客也加入了她。

“我会按这个方向推进，”访客指着逆时针方向说道。

“只需要拔掉一半，”西塔拉说道。

几分钟后，一半木棍被移除，两个女人往后退去。

“你确定现在这样，他就能爬出来？”

“你不了解山狮，而我了解他们”西塔拉咯咯笑道。“他会出来的。”

片刻之后，山狮就费力地爬出了阱坑，然后转换成坐姿，面朝着五米外的两

个女人。

访客闭上眼睛。“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了。”她再次指向突岩的方向。

“在离开前，我想跟这个人类说句话。她是负责人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访客点点头。“她也是动物交谈者，你可以直接跟她对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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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，我只是想看到她亲自承认我们的协议。问她一个简单的问题，然后我

会看着她，点头表示同意，摇头表示不同意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你的问题是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你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意志吗？”

“这是一个好问题，我来问她。”

访客睁开眼睛，转向西塔拉。“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想让你点头表示‘是’，

摇头表示‘否’。”

“好的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”西塔拉问道。

“你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意志吗？”

山狮注意到，西塔拉的脸微微皱起，推测她陷入了思绪中。这时，非常缓慢

地，西塔拉的头开始上下点动，每点一次就加快一些。西塔拉凝视进山狮的眼睛，

一个微笑蔓延过她的脸，一滴眼泪随之落下。伴随着这一切，山狮转过身，向着

新家园和新伴侣的方向走去。

西塔拉恸哭起来。访客搂住她的肩膀。“你为什么哭泣？”

“他知道他的伴侣是因为我被杀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这么做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她攻击了我们牧羊人的一只山羊……所以我们制造了这个阱坑捕捉她。当

她被抓住，我的族人强烈地要求，这只母狮必须被杀死，因为她只会将更多山狮

带入我们的领地。”

“那你捕捉她时原本的计划是什么？”访客问道。

“我计划将她饿到屈服，再以食物引诱她进入一个笼子，然后用小拖车将她

运送到一个永远不会再有交集的遥远地方。我发誓，这就是我计划的全部，可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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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族人坚持认为，对于意欲偷取我们食物的山狮来说，这个计划太过麻烦。”

西塔拉停下来，抹掉眼泪。“我本可以说服他们释放她，但我没有抗争。我

害怕，如果这么做，他们会疏远我。所以，我愚蠢地屈服于他们，从那以后，我

每一天都感觉到内疚。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，他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因为他拒绝跟我对话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无法听懂他，或是他不能听懂你？”

“他听得懂我的话，只是拒绝跟我交谈。”

“他告诉你的？”访客以全新的情感强度问道。“他拒绝跟你对话？”

西塔拉点了点头。“他要求我立即走开，而我告诉了他我刚告诉你的故事。”

访客退后了些，注视着西塔拉的脸。他们距离营地边缘约一百米。在 2 个女

人的头顶之上，‘黑暗’不断地被深不可测的遥远星光阻断着，让她们能够清楚

地看到彼此。

“你是真地在伤心，还是内疚在寻求解脱？”

西塔拉抬起头，凝视进访客的眼睛。“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你还不足够

了解我。”

“这并非是否足够了解你的问题，问题在于，你是否愿意足够地了解我，从

而不再对抗我。”

“将你引介给我的男子，”西塔拉说道，“他跟你只认识了几个小时，可他

认为，你是一个我应该见见的人。他作我的学生 26 年了。我信任他，不过，我

也信任你。然而，几个小时并不意味着，我也会信任你的这类问题和相应的答案。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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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为你应该是‘摘去百个面具者’的一员。”

“百个面具？”

“啊，你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……”西塔拉窃窃地笑道，不过访客还是听见

了这笑声。

"如果这故事不太长，也许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......" 访客点着头坐下来，然

后抬头望向西塔拉说道：“请……”

西塔拉坐到了她的旁边。两人面前的这个阱坑，看上去空虚而孤寂，不久前，

一只山狮才从里面爬出，那威严的临在性依旧以某种方式萦绕在这里。

“百个面具”，西塔拉开口道，“讲的是一个注定会继承王位的王子的故事。

这位王子是一个善良的灵魂。强大又宽容。聪明又敞开。强壮又敏感。所有这些

你希望在一个国王身上……事实上是在任何人身上......找到的品质。”她停下来，

瞥了眼闭眼聆听的访客。

“我在听。”访客感觉到了西塔拉的目光，宣布道。

“这位王子太过善良，并不适合当国王。毕竟，他们不是生活在乌托邦。还

存在着其他充满野心的国家，渴望统治整个世界，其中一些就跟他们国家接壤。

“王子的父亲日渐衰老，最终被疾病带入了坟墓。父亲临终前的指示之一就

是让王子多多寻求他的‘顾问’，也是他最智慧的助手的建议。‘顾问’是隐藏

于王座背后的势力，皇室家族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，甚至仆人们也知道。

“‘顾问’预见到战争正在酝酿中，于是迅速地向王子靠拢。他告诉王子应

该会见敌对邻国的国王，并向他们透露：几个月甚至几周内，自己就会成为新国

王；自己和他们一样足智多谋；而且还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源、技术和高层朋友。

“为了让王子实施该计划，‘顾问’认为王子在访问邻国领土时应该戴上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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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。‘顾问’向王子解释道，他的外貌会暴露出他过于善良和温和。邻国国王会

看到他的弱点，等他父亲一去世就会发动攻击。如此一来，‘顾问’说服王子戴

上了面具。这些面具还有一个作用，让王子做客领国皇室时，无法吃喝。于是，

就不可能被下毒。

“这样，王子戴上了‘顾问’建议的面具，”西塔拉继续说道。“每次会见

某人时，他都会戴上不同的面具。可是，他的皇家面具制作师却效忠于‘顾问’。

‘顾问’会吩咐面具制作师，他想让某个面具呈现哪类表情。表情会存在微妙的

区别，比如，一个面具带着不屑的表情，下一个面具可能带着不祥或游离的表情。

“当王子最终加冕为国王时，他戴上了一副新面具，专为加冕设计。‘顾问’

给面具制作师的指示是：隐隐的轻蔑。加冕后仅仅第三天，新国王就被发动政变

的人杀死了。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，自然地，‘顾问’被要求成为新国王。而‘顾

问’则当着所有人民的面，将‘隐隐的轻蔑’面具砸得粉碎，并且宣誓，作为新

国王，他永远不会再戴上任何面具。人们都为之欢呼雀跃。”

西塔拉停顿了很长时间，聆听着远处营地的声音。有那么一刻，她甚至感觉

自己听到了山狮的咆哮声，就响起于他所奔赴方向的纯粹寂静中。

“一个好故事，”访客开口道，同时也睁开了眼睛。“虽然我没能理解我怎

么会被看作是那个‘顾问’。”

“在我们族人中间这个故事已经讲述了几个世纪，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除

了孩子，没人再讲述这个故事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至少在成年人中，它被简化成

了一句话，某人移除了他的‘外在自我’。通常，这个过程只会被保留给最亲密

的朋友，有时甚至不会展现给任何人。”

“我不属于这 2 种情况……”访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她的话语中拥有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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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量，如此地微妙，甚至连西塔拉也只能感知到它，却无法定义它。

“你在哭泣，”访客转身面向西塔拉说道。“我将这视为一种邀请。在我的

文化中，当某人公开哭泣，这通常是一种呼唤，去移除面具，去迈向亲密……有

时候，甚至是在陌生人之间，如果环境合适的话。"

西塔拉快速地瞥了一眼访客，随即将脸转向了星空。“我明白了。你是对的。

我感知到，这是一种你在频繁分享出去的状态。”西塔拉微笑道。

“我是对的？”

西塔拉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把这一切都视为‘观点’，仅仅只是观点。任何连接上语言的东西都只

是一种观点，仅此而已。观点既非对也非错。它们是不确定的。只有‘事实’才

可能有对和错。”

“那什么又是事实？”西塔拉问道。

“压倒性的逻辑。”

“给我举一个例子…...”

“假定我们是活着的，假定我们拥有意识，这就是一种压倒性的逻辑。”

“好吧，还有吗？”

“就这样吧，”访客说着站了起来。“我需要回到我的邀请者身边。他们可

能正在疑惑我去哪里了。”

“你跟我一起待在这里，距离山狮陷阱几米远，这不是一个事实吗？”西塔

拉问道，她似乎还不打算结束掉对话，去找访客的邀请者。

“这是一个‘观点’，”访客说道。

“可我们的意识正在告知我们这个事实，如果‘意识’是一个事实，那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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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因果关系而言，这个又怎么可能不是事实？”

访客叹了口气，望向了天空。“你看到那颗星星了吗？”访客指着北极星问。

“那颗明亮的？”

“是的，”访客说道。

“它是我们在至暗夜晚的领航者，”西塔拉说。“我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它。”

西塔拉站了起来，伸展着腰身。

访客停顿了一会儿，等待着西塔拉的注意力再次聚拢。“那么就如你知道的，

当太阳落山后，北极星的光会帮助我们导航于我们的世界。然而，我可以轻易地

跟随星光找到这颗星星，就像我能用它找到来这里的路。我并未跟你一起待在这

里。我是…...我是存在于我选择存在于的每一个地方。关于‘我每个片刻所在的

位置’，并不存在所谓的‘事实’。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基本只是一种表象，

就像你故事里的面具。

“我不是这个身体，”访客指着自己继续道。“你可以说，我的人类身体在

这里，和你的人类身体在一起，而这些身体恰好在一个空掉的山狮阱坑附近。这

就是你能称为‘事实’的部分。不过，没人会这样说话，理由也很充分，这样是

迂腐而不切实际的。表达观点则容易得多，这就是它们在功能上的美丽。

“我可能身在监狱，但‘我在监狱’并非一个事实，这是一种观点。这是因

为，我们的言语指向的只是表象，不可能代表‘他人的实相’，只可能代表我们

自身的实相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必须知道，我们对自身实相的理解也被限制在了

表象、希望、梦想、信念、需要、感觉上，而这些全都只是出自我们独有的人类

感官的理解。我们的‘人类性’之前从未存在过，也永远不会再存在，而且，如

果说我们知道什么的话，上述情况就是我们完全知晓的。基于跟我们‘意识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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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果关联，上述情况即是一个事实。”

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，西塔拉先开了口，声音轻柔而缥缈。“就在不久前，

我觉得自己听到了远方的山狮咆哮……”

“他的生活即将改变——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”西塔拉插话道，“你是一个‘改变者’。”

“一个什么？”

“一个‘改变者’。‘改变者’非常稀有。他们是改变时空的人。在我们的

传说中，我们曾拥有过一位改变者，名叫‘拉索尼亚’。她出现在很久以前，但

她是我们的改变者。改变者是大自然的哲学家。这正是你的本质。你会改变你所

在的时空，这意味着，任何进入你的轨道的人都会发生改变。他们会追随一条新

的轨迹。”

“每个人都在这么做，”访客淡淡地说道。“按照这个定义，每个人都是改

变者。”

西塔拉摇起头来。“不，并非每个人。改变者可不仅仅是在改变对象，他们

是在对对象进行‘再定向’，这样一来，对象们就能更多地成为他们自己——

所有面具之下的那个。‘改变者’不是将事物变得不同或是去符合于什么。他们

是在将事物改变得，成为独立个体做回他们自己，一次一次又一次地。这正是“改

变者”这个称号的反讽之处。”

“没有谁真正知道，他人应该怎么做才能更成为最内在的自己，亦即我称之

为的主权体，”访客回答道。

“你真地认为，让山狮在阱坑里挨饿，然后孤独死去，会更好吗？你所做的，

改变了山狮在时空中的生命轨迹，这样一来，山狮才能作他自己，更完全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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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客耸了耸肩。“你提到的‘改变者’这个词，应该用来命名那些面对一切

遭遇都坚定地带上想象力和直觉的人，那些头脑与心脏运作为搭档的人。这种定

义之外的一切，都只是词语、标签、盒子、度量尺，都只是在满足我们大脑的那

团肉色物质。在上面这个定义下，我被称为改变者是合适的，不过，如果你今后

涉及到我时，再用到这个词，我会随时随地地驳斥这个名号。”访客点着头以示

强调。“你明白了吗？”

西塔拉转过身去，迈步走开。“我们该去找你的朋友了，以免他们担心。”

访客立即赶上西塔拉，肩并着肩，往前走去。

西塔拉瞥了访客一眼。“我注意到，这么久了，你一直握着那只锁骨，这是

为什么呢？”

访客把锁骨递向西塔拉，“它是一个礼物。”

西塔拉迟疑着并未接手。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记忆。”

“要是我不想记住呢？”

“那就将它埋进沙子里。”访客突然停住脚步，递过母狮的锁骨等待西塔拉

接下。

“这个礼物是留给你的”西塔拉将双手背在身后。

访客摇了摇头。“不，山狮让我把它给你。这是他给你的礼物。”

西塔拉摇起了头，直直地盯着地面。然后，缓缓地，她抬起头来望向夜空，

同时深深地吸入一口气，缓缓地吐出，任气息细细地穿过唇间，然后微笑着接过

了锁骨。“我会 2 件事都做。”

“2 件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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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会保留它一段时间，以作为一段记忆，然后，当记忆不再出没，我会将

它归还进沙漠的沙子里。”

2 个朋友再次抬步往前走去。

“我很喜欢你。”西塔拉突然表露道。“我希望你能尽可能久地留在这里。

我会亲自确保你过的舒适并得到照顾。”

访客又突然停住脚步，抓住西塔拉的肩头，“你听到了吗？”西塔拉连忙收

住脚步。

访客望向山狮离去的方向，沉默了大约五秒钟后，继续说道。“我告诉山狮，

抵达那里时再最后吼叫一次。”访客眨巴着眼睛说道。

沙漠的某个黑暗深处，镶满宝石的夜空之下，一声巨大的狮吼传入了她们的

耳朵，如同银河系另一端，一颗巨星的柔和的光。




